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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前程》的叙事空间研究
叶俊晨

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学 

[摘　要]本文以《远大前程》的叙事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空间中不同的物象以及空间整体与情节之间的关联，以展开

对该文本的全面考察。文章围绕乡野与都市之间平行、对照和相互关联的部分，揭示作品中乡野空间——繁华都市——乡野空间

表层结构下的深层含义，从而挖掘出《远大前程》的时代价值，加深对《远大前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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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通过小说中的乡野空间和繁华都市这两个典型空间

场景，试图论述特定物象对构成场景以及主人公的成长、故

事情节的推动、塑造的人物形象、展现的人物命运所起到的

作用。

一、文本中的乡野空间

乡野空间指的是人口分布较城镇分散的地方，主要出现

在小说的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从沙提斯庄园的铁栅囚笼，

到黄昏洒下余晖的沼地夕阳，再到夜半高挂的玉轮下皮普与

乔在铁匠铺的相守，小说的乡野空间搭建了一个完美的框

架，而在这框架之下，乡野空间却不是纯洁美丽的自然，而

是繁华都市的延伸。皮普每一次从乡野空间中的离开到回

归，都对应他人生成长的不同与变化。当他第一次归来，他

居高临下地俯视众人，却不知自己正身陷迷雾之中；当他第

二次归来，他不知该去往何处，失落、困惑和恐惧的情感包

裹着他；当他第三次归来，他成了一家公司的合伙人，而不

再挥金如土，他从虚幻的梦境中走出，回归内心的本真，他

重获了新生。

二、文本中的繁华都市

繁华都市是与乡野空间相对应的概念，主要集中在律师

事务所与沃尔华斯城堡两处。当资本主义的脚步沿着工业发

展的进步，这繁华的都市便逐渐套上了文明的枷锁。这是资

本之恶肆意流淌的时代，也是贵族文化迎来黄昏的时代。从

乡野空间到繁华都市，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现实地区，

映照了同一时代背景下截然不同的发展水平。每一个人物都

有自己的生活，每一个日夜都在切实地推动整个故事，每一

个角色都会对同一桩事件做出不同的符合各自身份的抉择；

皮普在沃尔华斯中发现温米克爱不释手的奇珍异品，在律师

事务所觉察贾格斯反常态的怜悯之心，能够从一个个细小的

事物中去知晓他们为何向往文明的繁华却又无法抗拒秩序的

约束；这繁华的都市是大世界下的黑暗缩影，这沃尔华斯城

堡是大世界下充斥着希望与安乐的小世界，而律师事务所则

是大世界下的人间被控制的炼狱所集中的体现。

（一）沃尔华斯城堡：希望与安乐的空间

家庭通常以其温馨和爱成为冷酷的公共世界中的避难

所，温米克的堡垒就是这样的所在。沃尔华斯坐落在伦敦一

所偏远的地区，与皮普的住所一样是木结构的，但其中却有

小巷、有水沟还有小花园，仿佛与皮普在第九章想象出的

“沙提斯庄园”并无二致。这座城堡外表装饰着哥特式的窗

户，屋顶有着一座架了炮的炮台。在温米克的家中，他和那

位滑稽至极的老父有着深厚的亲情。相比之下，艾斯黛拉与

郝薇香，皮普与乔大嫂可谓是极端不正常。不过，温米克想

要将这座城堡变成避难处却十分艰难，以至于城堡附近居然

设有一道护城河，只能通过吊桥进入，公共和家庭的领地被

截然分开，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后者不受前者的粗暴侵犯。

温米克在小说中充当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桥梁的角

色。在律师事务所的温米克冷酷决断，在沃尔华斯城堡的温

米克却温文尔雅。“这类人物实际上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下

产生出来的畸形儿。他们的性格呈分裂状态，由于主客观条

件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发出两套性格体系，以适应生存的需

要”。皮普在律所无法同温米克交流，因为温米克只有在沃

尔华斯城堡才能释放自己真实的情感。温米克对皮普说：

“很高兴为你服务，当然这是从沃尔华斯的情感立场上说

的，也就是从绝对的私人和个人的身份上我才这样做的。”

这种希望与安乐如同沙提斯庄园一般牵涉到皮普。“皮普在

亦真亦假、尽善尽恶的环境中不断穿梭，努力保持内心深处

的纯真与善良的同时却又难以抵御追寻金钱遇到的虚伪与狡

诈，内心充满犹豫与矛盾。”这种犹豫与矛盾使皮普得知艾

斯黛拉即将嫁人时达到顶峰，而解救他的是沃尔华斯城堡与

温米克。当皮普失去艾斯黛拉后，他从沙提斯庄园走出，他

天空变得黯淡，他也十分哀伤；他选择从沙提斯庄园走回伦

敦，这对于一个享受了大富大贵的绅士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一

个过程。皮普全身污泥、精疲力竭，与平时光鲜亮丽的身份

极为不符，却也使监控并没有识别到皮普，这种巧合使皮普

得知了家中正被监视的信息，推动了故事情节与线索，于是

皮普第二天立刻前往了沃尔华斯城堡，开始筹备玛格维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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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故事也回到了一开始的位置与第一部分的皮普无动于

衷地看着玛格维奇被带回监狱相互呼应。文本中的繁华都市

是黑暗的，但却能够存在这种充斥希望的世外桃源，这既是

温米克的希望，也是皮普的希望。在小说结尾，皮普如同温

米克一般在一家规模很小的公司做办事员，后来成为合伙

人，这表明，温米克和沃尔华斯城堡对皮普走出邪恶思想深

渊起重要的作用。

（二）律师事务所：压抑与黑暗的空间

律师事务所归属于大世界下的黑暗缩影，位于英国伦敦

的中央地带。律师是维护秩序的符号，律所是法治社会的代

表；然而，司法制度的虚伪，人民的生活的疾苦，映照了那

个世界下的黑暗。当皮普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混乱的交通也

使他疑惑：“难道伦敦不是相当丑陋、相当肮脏的吗？”不

论是底层人民，还是上流绅士，都难以摆脱社会的这种阴暗

与压抑的一面。大部分人员都因受教育程度低而受到严重的

压迫，习惯性地被呼来喝去却无动于衷；少数上流人士的甘

露也可能瞬间化为灰烬，繁华的梦境成为他们惊恐的噩梦。

贾格斯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律师，与伦敦每个吃过牢饭的罪

犯都有交情。他严肃、严厉、口才好，为了避免损失能够准确

地对每个人说话。他的办公室里展示了几座狰狞可怖的头像，

都是被判绞刑的罪犯；生锈的老式手枪与套在剑鞘里的剑与暗

无天日的工作环境相照应；还有棺材一样的高靠背椅。然而，

他每打完一场官司，就会一遍又一遍地洗手，身上总有浓浓的

香皂味，试图从心理上保护自己不成为罪犯的帮凶。一定程度

上说，他属于小说活死人成员的一列。其中还包括生不如死的

玛格维奇，永远停在恋人背叛的郝薇香小姐，命运不由自己掌

控的艾斯黛拉等……在贾格斯还是个小律师的时候，玛格维奇

被康佩生陷害，他倾家荡产希望经验尚浅的贾格斯能为自己主

持正义，然而其时的贾格斯涉世未深，因此玛格维奇遭到了不

公正待遇。为此，玛格维奇的妻子莫奈甚至杀了康佩生的妻子

泄愤；后来，贾格斯却能够将一桩拍板定案的故意杀人通过证

据的不足演变成了无罪释放，从而名声大震、声名远扬，可想

当时的社会有多么的丑陋——为正义辩护极难，为罪恶辩护却

相对容易。这桩案件使贾格斯将艾斯黛拉救出并将其托给了郝

薇香，却间接导致了故事后来的发生，他没有参与其中，却像

黑手般掌控着众人，尽管这不是他的主观意愿，但这正是当时

英国社会黑暗面的真正体现。

结语：

在繁华都市中，沃尔华斯虽是充满希望与安乐的空间，

却也是黑暗世界下的不可能世界，以至于温米克公共和家庭

的领地被截然分开。这表明大部分人员都受到严重压迫，少

数上流人士的甘露也可能瞬间化为灰烬；律师事务所是英国

伦敦黑暗面所集中的体现——正义体系的虚伪，人民生活的

苦难一目了然。皮普的“时间”像沙提斯庄园一样停滞不

前，直至玛格维奇出现，他才幡然醒悟自己受到了郝薇香的

欺骗。教育成长类小说首先是讲述进步的故事，而皮普的经

历却是倒退，说明皮普要想真正的前进，就必须承认令人厌

憎的源头。回头正视过去，才有可能摸索着继续前行。因

此，小说的繁华都市充满了梦幻泡影，是充斥虚浮“梦境”

的空间，而皮普在这种亦真亦假的空间之中不断徘徊，停滞

不前，幸好有他的守护人守护，其中包括他的监护人贾格

斯、善良的温米克给了他一些父亲般的关爱。当然，也正是

这种种力量帮助他走了出来。

狄更斯借《远大前程》主人公皮普的视角对绅士文化进

行了批判，并为我们揭露了英国繁华都市的腐朽与乡野空间

的沦陷。这部现实主义巨著“预示了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

势”，对个人成长与自我孤立等问题也作了揭示，极大地拓

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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